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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

计八二的专属记忆

1988 年 9 月 的 一 个 下 午， 在

23 号楼一楼西侧活动厅，29 个面

带稚气的新生坐成一圈，在班主任

容若文老师的引导下，挨个站起来，

带着天南海北各种口音介绍自己。

从这天起，计算机系 88 级 82 班成

为一个鲜活的集体，大家朝夕相处

五年，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

留下无数难忘的记忆。这 29 名同学

中男生 24 人占了绝大多数，女生只

有区区 5 人。

计算机系 88 级共 6 个班，分

班的时候应是将各省生源随机打

乱组合，但能看出有明显的人为痕

迹，比如说，全年级名字中带“涛”

字的李涛、吴涛和元涛，不仅都安

排在我们班，而且在同一间宿舍

23 号楼 137，该屋还有曹智若、

张燕东和徐凌，曾经以嘻哈风格著

称。137 隔壁的是 135，住着涂鹏、

赵天宇、杜毅、夏训范、樊启华和

武剑锋，他们是平均年龄最小的宿

舍。135 的对门是 138，有李明、

彭爱民、王晓东、王书武、杨三辅

和诸葛宇柯，以行动统一为特点。

138 的隔壁是 140，由王前炯、左

湘东、范伟、赵明、刘道军和马立

民占据。女生宿舍在 6 号楼，本

班五人石瑛、史亚萍、王烽、周俏

峰和胡德瑜，她们屋还有 86 班的

周春玲。此外，还有来自尼泊尔的

留学生巴瓦尼后来也编入我们班，

他住在留学生楼。

5 年时间里，女生们的宿舍先

后是 6 号楼 427 和 7 号楼 331，而

男生们则辗转于 23、9 和 14 号楼

之间，搬过三次家，住过四间不同

宿舍。除了涂鹏大一、胡德瑜大二

出国外，其他 27 人，从入学到毕业，

在长达五年时间里，一起学习、生

活和娱乐，共同经历和分享成长过

程的种种快乐和烦恼。

学有所成

我们当年课业繁重，仅数学类

的就学了高数、高代、概率、数值

分析等好几门。还有普物、军事、

革命史、马哲和社会主义建设啥的

一堆，特别是普物实验耗时费力，

好像大二、大三那两年我们除了去

教室就是去实验室，做不完的作业

和实验。过多的理论课占用了我们

大量的时间，有些后来也没怎么用

上，但也锻炼了我们的学习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学会在繁杂的事务

中抓住轻重缓急，培养了些许抗压

能力。

大 一 第 一 次 上 机， 用 的 是

DSP-8 机型，那时还记机时，通

过终端登录上去，经常死机，打印

作业要发送到后台。大二开始接触

UNIX，用的是一个什么小型机，

学汇编时开始用 PC。当时国内刚刚

开始出现 PC，从 XT、AT、286，

一直到 386，我们都用过。当时谁

要是在教研组或者公司用台 386，

大家都羡慕不已，那时候拷软件还

要用软盘，先是五寸的，后来出现

三寸的，一个游戏要好几张盘，每

个人都有若干个磁盘盒。

大学五年，不论是班上还是年

级里，女生的课程成绩都占据前

列，我们班男生也有几个成绩不错

的，像小杜、赵大、老曹、范伟、

诸葛、吴涛等，但似乎我们班的成

绩不如其他班，不过我们班同学很

注重实践，在校期间就积累了较多

经验。不记得是哪个老师很早就提

点过我们，计算机是工程学科，关

键要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要多动手

多实践。

大二的时候，为了迎亚运，各

班都要整点动静出来表示对亚运

的支持，我们不知是谁创造性地发

起到校外去杀毒的活动，当时病毒

刚开始出现，我们分成若干个小

组，然后各自主动联系有 PC 的大

单位，到他们办公室杀病毒，那时

候常有沙尘暴，在屋里看外面黄沙

满天，想着其他同学在外面挖树

坑，优越感油然而生。老左等人很

早就在中关村给公司攒 PC，腰上

很快就别上了 BP 机。大三开始，

不少同学如六毛、小武、老左、吴

涛、老鸭和李明等就开始在校内外

接编程的活，大四后，我们分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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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组，陆续参与或承担一些项

目，三辅、李涛和元涛等人还给希

望公司翻译最新的专业书。这些在

校期间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日后工

作打下了较好基础。

⽼老老师印象

五年里我们的老师很多，跟我

们接触最多最久的是第二任班主

任王雅琴老师，她的年龄跟大多数

同学的父母差不多，和蔼可亲，对

大家的关心无微不至，我们很多同

学至今仍念念不忘她的细心关照。

大三时学校组织义务献血，系领导

给全体同学进行动员。由于从来没

有经历过，大家既兴奋又紧张，统

一到校医院进行体检，然后回宿舍

等待通知，王老师亲自把关，把那

些体检合格但体质比较弱的同学

都从名单上拿掉。之后，王老师还

买了一盆鲫鱼熬汤给大家，记得女

生们在王老师家洗鱼洗了一下午。

大三下学期，王老师帮助把好几

位同学安排到教研组，较早承担一

些实践任务，毕业前，对每个同学

的去向都细细过问。有一年元旦晚

会，王老师怕我们钱不够花，和她

老伴罗老师拿出自己的钱来补贴

大家。

我们入学报到后接触的第一

位老师是首任班主任容若文老师，

好像他当时研究生刚毕业不久，是

个阳光的帅哥。他帮助大家熟悉新

的环境，指导我们转变思维，要努

力并善于学习，还特别要求北京的

同学不能歧视外地同学。他还积极

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跟大家打成

一片。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很敬业，

也各有特点，比如高数的马振华老

师，讲到一个三点式公式，借题发

挥，说此三点式非彼三点式。教高

代的是位女老师，每次在黑板上做

大规模演算写下无数步骤时，看得

我们眼睛都发酸，偏偏她每次都淡

定地说就这么简单，让下面一片叹

息。上模电的老师，口头禅是“既

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最

有气场的应属系主任王尔乾老师，

上起课来挥洒自如，气势如虹，曾

经说：“后面那个拿望远镜的，怎

么上课用那玩意儿呢，又不是动物

园！”我们那时经历过 89 动乱，敢

在课堂上嘘任何老师，长达一年多

之久，终于在王尔乾老师的一堂课

上，被他好好数落一番，从此打住。

据李涛的提议，最性感的当属教选

修课《周边战争史》的女老师，每

次都吸引众多男粉丝Ǆړ࣏ுኄ

َ߲ǅ争着坐在前排，老曹不知吃

了啥豹子胆居然自告奋勇作为代表

去老师宿舍套考试题。最幽默的是

革命史老师，说到宋美龄在蒋介石

追求下抛弃前男友，老师抬起腿使

劲地蹬了一脚。他的课很受欢迎，

我们还请他来宿舍座谈，他对大学

生活的单调表示同情理解，说不像

他们，夫妻还可以吵吵架。最有激

情的当属大一体育课的刘老师，年

纪比较大，但永远都是干劲十足，

说话中气充沛，每节课让我们完成

一个十二分钟跑。还有最语重心长

的寄语，系主任王鼎兴老师在我们

的毕业典礼上说：“做人要正直，

做学问要严谨，做官要清廉。”

⼈人⽣生起步 

大一入校，我们班男生孤悬海

外，单独住在远离计算机系 9 号楼

的 23 号楼。23 号楼是建筑系的大

本营，大门口张贴的每张海报甚至

小小启事都极富创意，各种优美的

字体，充满想象力的图案让人驻足

品评。披着飘逸长发穿着风衣的建

筑系男生，背着画板，进出引人侧

目。晚上熄灯后，阳台上轻快的吉

他伴着年轻的歌声，挑动着每个人

的情绪。虽然我们做不到如此奔放，

但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    

90 年代初，全社会开始热衷“下

海”，当时有一种说法：“十亿人

民九亿商，还有一亿人民待开张。”

中关村那时日渐繁荣，四通、科海、

希望等公司如日中天，各种大小公

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大三开始，

我们更加实际，大家专注于专业学

习，要么开始准备 TOFEL，要么

出去打工。当时的社会导向和我们

的注重实干，不知多大程度上影响

了大家的择业，目前我们班同学基

本上都在企业，没有公务员，好像

连事业单位都没有。

那五年，有无数经典歌曲伴着

我们度过每一天。今天，每听到一

首老歌，就能让人瞬间回到从前，

想起当时的一个人，某件事，看到

曾经青春飞扬的同学们，听到你我

年轻的满怀激情的声音，甚至能够

闻到夏初杨树花漫天飘舞时带着

的淡淡香味。大一的时候，我们把

《永远不回头》当作班歌，后来，

我们模仿姜育恒略带忧郁地唱《再

回首》，当然，我们也记得王杰的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赵传《我

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和《我是一只

小小鸟》、张雨生《我的未来不

是梦》、罗大佑《恋曲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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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光辉岁月》，还有童安

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每段歌

词、每段旋律都经久不息回荡在楼

道里，被我们反复吟唱，大概今生

今世也不会忘记。大四大五，基本

上由郑智化带点颓废带些沧桑的

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仿佛唱

着《水手》毕了业。这些歌激励着

我们，带给我们快乐，或者安抚着

我们的困惑和迷茫，永远成为我们

青春记忆中的重要元素。

那时候，中科院礼堂会播放原

版奥斯卡影片，一般都是近期获奖

的片子。那些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一

个全新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人性的

光芒和人性的复杂，也让我们初识

丰富多样的价值取向。其中的一些

影片已然成为经典，依然流传至今，

比如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死亡

诗社》、阿汤哥的《雨人》等等。

国产的电影好像没有什么说得上

的，倒是电视连续剧《围城》深受

大家喜爱，记得当时我们是在一教

看的，看到高兴之处乒乒乓乓地拍

桌椅。那阵子刮起了钱钟书热，大

家纷纷找了原著仔细研读。

1988 到 1993 五年时间里，中

国发生着剧烈的社会变迁，文化正

在多元化，对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家

门的孩子，对每个人的价值观和人

生轨迹究竟产生了多少影响，短短

几段文字无法描述清楚。

趣闻轶事

我们班的各类趣事糗事多得数

不清，现在回想起各种细节依然让

人忍不住开怀大笑，其中要论涉及

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

当属大一那年的愚人节玩笑。

话说，3 月下旬某天中午，几

个男生在 138 宿舍吃着饭闲聊，最

后就捉弄女生达成共识，于是立马

找来笔墨，由赵明同学执笔，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招

贴海报：大标题“寻寻觅觅”，内

容为我女生宿舍诚征友好宿舍一同

出游，最后一句煽情的话好像是：

“青春不再，寂寞难耐！”晚上夜

深人静之时小武和赵明便骑车四处

张贴。第二天，虽然石瑛和她们同

屋的周春玲发现并撕掉若干张海报，

但即日起，每到中午和晚上就有各

系清华光棍们前来光顾女生宿舍，

刚开始女生们莫名其妙，弄得满头

雾水，不胜其扰。有天中午，小杜

和吴涛同学专门找个借口过去打探

消息，恰好碰到有其他男生前来示

好，被我女生赶走，回来后小杜和

吴涛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大家开

心得真同过节一般。

但也正是小杜和吴涛在楼梯

口探头探脑地窥视谁在敲门，恰好

让女生发现他们，于是基本断定就

是本班男生们干的好事。接着系里

领导也知道了，找女生们去谈话问

是谁干的，厚道的女生们宽宏大

量，事先已商量好没把自家男生

供出去。

女生们表示了对男生的不满，

于是男生们决定请她们过来当面

道歉，谁成想这又是一个更大的阴

谋。好像是周末晚上，男生们分头

派人去女生宿舍和教室把女生请

过来，特别是小杜和吴涛挨个自习

教室去找人。女生们看大家诚意十

足于是一起过来，没想到一进 137

宿舍坐下，就被单独反锁在里面，

然后屋里的电被外面切断。黑暗

中，女生们正在议论怎么回事的时

候，突然发现有人在床下用东西钩

她们的脚，于是惊叫连连，原来小

武已在床下埋伏多时，说时迟那时

快，赵明从外面跳上窗台，用手电

筒自下往上照扮吓人状，其后一片

混乱，最后以小武被生拽出来，女

生们气乎乎离去而告终，男生们则

在事后打开录音机，品评她们在屋

里发出的声响。这件事很长一段时

间都是无头公案。经过了黑屋子事

件女生们更是气愤了一阵子，但过

后不久就原谅了我们这些心智尚

未成熟的大男孩们。

北京城里和周边景点基本上

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几乎每次

结伴出游都会留下一个故事。离

我们最近的圆明园，当时学生半

票，可以骑车进去，如果愿意绕

道还可以逃票，如同我们的后花

园，去的次数比较多。好像是大

一中秋，晓东、老武、三辅和石

瑛等同学去圆明园划船。当时的

圆明园，基本保留了英法联军作

恶后的原貌，没有过多的修复。

第一次在福海里划船，没想到海

里的鱼儿真多，不远处就有鱼儿

在水上欢蹦乱跳，这时我们才注

意到岸边立着多块“禁止捕鱼钓

鱼”的告示。说来也巧，划着划着，

不知怎么就有两条大鱼扑通跳到

船上，在大多数人还发愣的当口，

石瑛同学眼疾手快，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装进随身带的包里Ǆ

ၬ۫ཞბڦऻᅬǈகलሞྟؾ

ฉ۵Đᇔዦಈđၑჶڦټఫዖ

ೄԈǅ。回到宿舍，大家兴

奋地说着，还没想好怎么处理那

两条大活鱼，谁成想对门的元涛



197

见到鱼儿立马眼放绿光，自告奋

勇说他负责处理，可以用电炉来

煮鱼，只是需要铁脸盆。忙乱中，

不知谁自觉地贡献出一个大脸盆，

元同学麻利地煮了一盆鲜美的水

煮活鱼，让大家一饱口福，大家

一致说味道好极了，讨论下次什

么时候再去抓鱼。周一，马立民

从家里回来，大声嚷嚷：“谁拿

我的洗脚盆去干嘛了？也弄得忒

脏了！”

大二的一个初夏，老左、老武

和小武突然同时剃了光头。据老武

回忆，他是受了老左的蛊惑，冲动

之下就剃了光头，至于老左和小武

为啥剃，他也不清楚。好像他们三

个一起在东区浴室附近的一个小理

发店剃的，同出同进，平时上大课

基本坐后面，那时偏要一起进教室，

然后找机会并排坐前面。这三个光

头为我们班大大地争了光，好像连

上课时都引来老师一番点评。他们

走在外面吸引大量眼球不必多说，

连宿舍楼道里都亮堂了许多。教室

里还有很多笑话，上军事课的时候，

有个同学跳窗早退，老师看到了跟

大家说：“都什么素质啊，还大学

生呢，丢人！”有一次上马哲课，

下课的时候，几个同学想走近路跳

窗而出，被楼管大妈看到追了上来，

其中一人穿拖鞋跑得慢被当场拽住，

该大妈想登记他的名字以法办又怕

其报假名，于是翻开他的书包拿出

笔记本，得意地抄下“马哲”二字

然后放人。

在宿舍楼里，看电视的机会

很少，但只要有中国男足的比赛，

甭管踢得多臭，大多数球迷同学

都会去看，好比臭豆腐越臭越吃。

有时候，人多的里三层外三层，最

后面的同学脑袋都顶到天花板了，

好不容易进了个球，那个激动啊，

喊叫声、跺脚声惊天动地，一不小

心，站在高处的同学便掉下来。当

然输球是常态，于是各种京骂震耳

欲聋，完了之后就有人往楼下扔酒

瓶，甚至开水壶和脸盆。

宿舍楼里经常有小贩出没，悄

悄把门推个缝，探头小声问：“要

袜子吗？”那时候，我们经常用粮

票换若干双袜子，这样懒的时候，

可以积一大堆脏袜子再洗或者直

接扔掉。粮票也可以用来换手套和

鸡蛋什么的，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

的年代，用电炉煮上鸡蛋和方便面

也是件蛮惬意的事情。

食堂是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之

一，那里也发生过很多趣事。我们

住 23 号楼时，以十四食堂为主，该

食堂常常遭到罢吃抗议，经常看到

食堂门口贴着各种大小字报，用诙

谐的口吻控诉其种种劣迹，比如说

为了给同学们补钙，在米饭里掺上

沙子等等，估计都是建筑系同学的

才华体现。后来十四食堂里添加了

一个乒乓球桌，大家吃饭之余还可

以打打球。李明同学至今仍记得囧

事一件，某天在十食堂排队买饭，

快到时，一车饭卖完了，那个卖饭

的大婶就去拉来一车新的米饭 , 拿

了个耙子把饭耙松，不知是谁在后

面多嘴，说那车像高宠枪挑的铁滑

车，李明便说那耙子像九齿钉耙，

于是大婶就不卖饭给他。李明同学

向天保证他真的没有暗喻其身材像

猪师弟。冬天晚上我们在宿舍煮面，

有时会穿上大衣到食堂外面的大白

菜堆顺一颗回来。当然还有大学生

之家，没赶上饭点我们常去那里吃

饭。有一次，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

被弄了个臭名昭著的黑色三分钟，

大家心里堵得慌，悻悻然去大学生

之家觅食，看到两哥们明显带着情

绪，因为排队还是抢位子啥的，大

打出手，让边上看的人也发泄一下

胸中的郁闷。

进入大五，学业不再那么繁

重，大家在外面实践，手里也有些

钱，常常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大

宴。聚会的地点要么是食堂，要么

是学校周边的小饭馆。那时候物

价也便宜，一盘鱼香肉丝好像也就

几块钱。光吃饭菜无法畅谈人生，

于是开始喝酒，主要以啤酒和二锅

头为主，但凡碰上大一点的场面，

基本就有人要喝倒。有时是白天，

就在食堂外露天，大块吃肉，大碗

喝酒，还摔啤酒瓶，丝毫不考虑有

低年级同学就从桌边路过去教室。

到快毕业时，常常一顿饭要花上几

个小时，完了之后七歪八斜地回宿

舍躺着。我们班有几个能喝的，老

鸭是那种自己想喝就喝，不想喝别

人怎么说都不喝的，老武是那种别

人一劝就喝的，一喝最终就会趴下

的，但赵大是大家公认最能喝的，

好像从来没倒过，当然隔壁班的

“汤面”也生猛得很，喝起二锅头

是用碗盛的。有一个冬天的晚上，

我们在南门外的饭馆喝酒，旁边是

其他系的一个毕业班，他们喝得基

本都倒了，剩下个别清醒的人不知

怎么把他们弄回去，于是我们给他

们出了个主意，回学校去食堂借辆

三轮车。他们居然真的弄了辆三轮

车来，把人一个个扛了出去，好像

我们还帮了忙。


